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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的心臟病已藥石無靈，能生存到今

天是一個奇蹟，醫生也無法解釋，只說這是迴

光返照的現象，隨時都會離去，可是這迴光返

照竟拖了一年。」程小姐雙眼有一點紅，水汪

汪的眼睛叫人雖見尤憐，稍停一會，待平伏情

緒後，她續道：「家父最放不下的是年青時的

一段情，這看似美妙的一段情折磨了他下半生

，可是他卻認為是美好的回憶，終日緬懷過去

，沉浸在回憶中。而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

好好珍惜那段情，糟蹋了人生的轉捩點。以一

個沒有事業，窮困潦倒的男人言，能得到一位

美貌富家女的垂青，本應是美滿的人生，無奈

他性格孤僻高傲，拒人千里，並常使人難堪。」

    「誰能說那一定是福呢，禍也可以吧！在

現今社會能不為利而保持傲骨確難能可貴。」

我插嘴道。

    「你不但貌似家父，偏激、鑽牛角尖，性

格也像他呢！」程小姐沒好氣地瞪了我一眼，

續道：「家母年輕貌美，很富有，追求她的人

極多，可她偏偏愛上這窮小子，無人能解釋。

家母去世後，竟將大部分的錢遺下給家父，這

連家父也感到意外。雖然移民到國外遠離傷心

地，家父沒有一天活得開心。直至近年病入膏

肓，慘被病魔折磨，仍不能放下離去。這次醫

生勉強讓他回來數天以完成他的心願，但必須

馬上回去就診。可是完滿心願後，不知能否撐

持下去？但看他如此痛苦過活，離去未嘗不是

好的解脫。」

    程小姐再也忍不住，兩滴晶瑩的眼淚流到

臉上，她別過頭，拿出手帕輕輕揩拭。過了一

會，她強壓著激動情緒道：「家父與家母在世

上雖沒有相處很久，卻深愛對方，他們感情的

顛峰在那一天遊，據家父說，那一天不論天氣

、週遭人物、身體狀況、情緒等極佳，彷似上

天安排最美滿的環境，以償他們的心願，家父

對那天畢生難忘，亦對自己的高傲偏執歉疚，

但那美好的回憶。使人遠離現實，將人折磨得

夠慘。這次誠邀你來重演當日情景，家父遙距

作全監控，你只須照劇本從事即可，工作不會

辛苦難做，報酬卻能令你安度餘生，但不能馬

虎了事，要拿出真感情來表演，嚴格遵守規則

細節。可以嗎？」

    我望望程小姐，她裝扮簡樸含蓄，也算美

女一個。與美女共演一日情卻有極可觀的報酬

，對貧窮的我來說，何樂而不為呢？我默默點

頭，接過劇本，隨意揭揭，看不出有什麼特色

，隨手放在一旁。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已到達石澳海

灘，與程小姐坐在沙灘上觀日出。如此早起床

，對我來說極罕有，但如此寧靜安逸的感覺卻

從未有過，我疲憊不堪，累得沒法開腔閒聊，

靜靜融和在大自然中。第一線陽光從水下伸出

，照遍整個海平面，使陰森的大海親切暖和起

來。繼而射向大地、山林，使整個世界甦醒活

躍。我們呆坐那裏，陶醉在時間之外。

    走在石澳道上，感覺柔和舒暢。突然風雨

交加，我正要跑開躲避，程小姐在旁輕按我手

臂，要我繼續慢走，我只有遵從，任由風雨灑

滿一身，當劈面來時，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窒

息的感覺。突然，耳際的聽筒響起一把蒼老卻

興奮的聲音：「真神奇，竟與當年一樣，在這

裏風雨交加。你要扶著她的肩膊，照顧有加。」

    我依然以手攬著程小姐的肩膊，她稍縮了

一下，隨即挨過來依傍。我感到暖洋洋的柔軟

身軀，在烈風勁雨下，就像一棵小草，不時擺

向我肩上。當遇到崎嶇路途時，我自然摟得更

緊，她不期然扶著我的腰，低下頭，躲避風雨

，似笑非笑的小嘴兒灑滿了雨水。我們掙扎到

一所小餐廳前，正要進內。程小姐示意我坐到

簷下的座椅中，忍受著偶然的突大風雨。侍應

端出兩碗熱騰騰的麵，好奇地望了我們一眼後

，躲回餐廳內。在飢寒交迫下，我們很快把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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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還把湯喝掉，滿足地坐在那裏，觀看漫

天風雨。當一次狂風吹來時，程小姐乘勢將頭

躲到我懷內。

    來到銅鑼灣，不但沒有風雨，而且陽光普

照。跟著來的兩個小時，根據劇本，我要安排

節目。雖說銅鑼灣熱鬧繁榮，卻不知往那裏好

，我索性帶著她往二樓書店走去，對外地來的

人，這無異是一大特色，且不用消費便可消磨

時間。我們跑了一家又一家。開始時，程小姐

趣味盎然，東翻西翻，後來坦言乏味迂腐，幸

好時間已到，我們轉到中環去。

    根據劇本，我們要乘坐電梯上太平山去。

程小姐好奇地笑問：「香港真神奇，竟能建造

一條全世界最長的電梯從山腳到山頂。」

    但當看到電梯不是一條直通，而是分開多

節時，不免失望。可是電梯緩慢而寧靜把人輸

往高處，悠閒的氣氛，使我們如騰雲駕霧般，

無牽無掛。電梯發出輕微、有規律的「軋軋」

聲音，往高處的氣壓變化使耳朵更寧靜。程小

姐扶著電梯，好奇地四處張望，觀看山景、民

居、店舖，偶爾回頭望著我微笑，四周景色如

此緊貼，行人友善靠近，還不時打招呼。去到

一處小公園，我們不約而同叙靠坐在長椅上，

慢慢享受凍飲，看著路過的行人，說不出的滿

足，就如兩老觀看小孩玩耍般。稍事休息，我

們走到半山纜車站乘纜車到山頂去。坐在極傾

斜的纜車內，程小姐既興奮，又緊張，當車開

動時，竟緊抓著我的臂膀，像小孩般驚呼。

    來到山頂，在一幅偌大的草地上，程小姐

再沒有一點拘緊，把高跟鞋踢到一旁，雙手張

開，迎風仰首，閉著雙目漫步。白晳的雙足，

在青蔥的草地上份外觸目，雪白的雙臂，在裙

裾上幽雅地擺動。我呆呆望著那景象，被深深

吸引。程小姐微笑著跑到我跟前，拖著我的手

，跑向草地去。山頂四周看不到高樓大廈，亦

沒有其他遮擋，置身其中，猶如站在雲端，世

外高處。

                            (..未完待續..)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塚間住

   在燈明寺後園中，一位大男孩拿著書本對

老師父道：「當年佛陀在印度與眾弟子居無定

所，到處流浪弘法，樂阿蘭若，樹下住，甚至

塚間住，為的是不想貪著安逸。就是同一棵大

樹下住久了，也要換一棵安住，以免對一個地

方愛樂、貪著。為什麼我們中國寺院林立，各

修行人舒適地住進裏面，終日不願離開？」

    老師父低下頭，良久不語。一位大女孩忍

不住道：「如此辛苦，骯髒的生活，誰吃得消

？我可不願當什麽修道者！遑論老師父年紀那

麼大。」

    「對！很多出家人體魄不是那麼强健，當

然需要一個住處遮風擋雨。況且，寺院是弘法

的好地方，如果沒有一處三寶具足的地方，如

何接引眾生？佛陀時代，修道者的生活方式，

大眾接受、認同，甚至護持，但在中國，一般

人會鄙視，不尊敬，毀謗等。因此，中國的出

家人只有自給自足，並照顧雲水的出家人，不

想做成社會負擔，各國民風不同，自有不同的

調適，不能固守規則，這叫隨方毘尼，是合乎

佛法的。」老師父抗辯道。

    「可是，我仍然嚮往佛陀的雲遊方式，不

著不住的浪漫情懷！老師父，你年青時可有如

此飄泊四方嗎？」大男孩揚著手中的書本問。

    「……」老師父低下頭，過了半晌道：「

我年青時亦沒有依佛陀的教導生活，很慚愧，

我吃不了苦，修行也不夠。如今年紀老邁，很

多事情都做不來，或是有心無力，虛耗了出家

的大好因緣。」

    老師父從坐著的大石上站起來，仍低著頭

，沒有正視眾小孩，邊走邊黯然道：「我已老

了，什麼都做不了，很遺憾，只有寄望你們這

些後輩，能繼承，發揚佛法，完成我們未了的

心願，是所至禱。」

    老師父的身影消失在寺院的樓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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